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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陶瓷艺术是民族审美精神及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从创作角度可以将中国陶瓷艺术分为陶瓷工艺美术和

现代陶艺两大类型，前者以完整性为追求且注重材质美，后者通过对材料“物性”的释放强调个性美，构成了创作美

学的分野。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生理联觉、心理移觉、情感感通，体现了中国陶瓷艺术欣赏的在地性审美经验，彰显

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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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Aesthetic Field and Local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Chinese Ceramic Art 

HUAI Kang 1, 2, LU Ziyan 3 

(1. School of Fine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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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eramic ar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aesthetic spirit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on: ceramic arts and crafts and modern ceramic art. The former 
pursues integrity and focuses on material beauty,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beauty of individuality through the release of 
materials’ “physical properties”, thereby constituting the field of creative aesthetics. The physiological synesthesia, 
psychological sense and emotional sense produced in the appreciation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 the local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Chinese ceramic art appreciation but also highlight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eramic art. 
Key words: ceramic arts and crafts; modern ceramic art; creation aesthetics; aesthetic experience 

0   引  言 

中国文化中的“文玩”传统及其当代传承，

具有典型的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内涵，具有悠久历

史且塑造了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陶瓷艺术自然属

于其中。“文玩”原意是指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

的各种文房器玩，“文玩”的主体主要是古代文人

阶层，后来，随着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文玩”主

体扩散到各个阶层，及至今天衍生的词语有“把

玩”“盘玩”“把盘”等，形成了跨越年龄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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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也构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

化现象。无论是古代文人阶层的陶瓷文玩还是现

代各阶层对陶瓷器物的把玩，其核心都是对陶瓷

器物艺术价值的欣赏。那么，就有一些问题值得

思考：在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上，中国陶

瓷艺术的类型分野分别蕴含着哪种审美情趣？对

于中国陶瓷艺术的欣赏体现了哪种在地性的审美

经验？本文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展开分析和论述。 

1   中国陶瓷艺术的类型分野 

“陶瓷”一词，是人们对以泥土塑造并烧制

而成的陶器及瓷器的总称，因其具有审美属性，

在陶瓷之后冠以“艺术”的后缀，便有了“陶瓷

艺术”的称谓。正如原始彩陶在其所属于的时代

并非艺术，但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积淀，如今人

们面对原始彩陶不再将其仅仅看作是具有实用功

能的器物，因其在造型、图案等方面具有审美属

性并代表了那一时期的造型水平与审美理念，而

称其为“原始彩陶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陶瓷艺术，常用的概念为

“陶瓷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概念从日本引

入，其源头可追溯至 19 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英国的

“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这场运动由罗斯金和莫里

斯等人发起，意在工业化生产的浪潮下维护产品

的艺术性，并提倡手工制作的价值。从这个角度

来说，“工艺美术”泛指以实用为前提并注重艺术

性的手工艺。1953 年 12 月，全国民间美术工艺

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展出了包括陶瓷在内的 1000
余件工艺品，展览期间还召开了由著名艺人和工

艺美术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展览后，“工艺

美术”的概念深入人心，并被确立为学科概念。

1959 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的举办，意味着

“工艺美术”被确立为标准名称并得以传播 [1]，

“陶瓷工艺美术”也就开始指涉以实用为前提，

兼具审美属性的器物。 
改革开放之后，有了“现代陶艺”的概念，

特指区别于陶瓷工艺美术而讲求试验和探索的纯

艺术陶瓷样式。“中国‘现代陶艺’是伴随着西方

现代科技文明和现代艺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

术形式，属于纯艺术的表现范围。”[2]“现代陶艺”

作为一个专业名词，“现代”并非指时间，而是指

以“艺术自律”为主导的创作理念。 
如此来说，“陶瓷艺术”一词，从实用与审美

兼顾的角度而言特指“陶瓷工艺美术”，从纯艺术

创作角度而言则是指“现代陶艺”。从陶瓷工艺美

术到现代陶艺，是工艺美术范畴的陶瓷与纯艺术

范畴的陶瓷的分野，关于陶艺的美学研究也拓宽

了边界。如今，陶瓷工艺美术与现代陶艺共同丰

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陶瓷艺术的审

美视野也得以不断开拓。 

2   工艺品视野的陶瓷美学：陶瓷工
艺美术对“完整性”的追求与材质美
欣赏 

“由于与人类生产、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亲密

的实用功能关系，陶瓷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历来

对它所具有的形式美感的美学关注，常常依附于

对其功能性、材料性、工艺性的探讨。尤其是随

着 20 世纪西方工业、手工业文明及学术理念传入

中国，陶瓷美学研究的‘工艺美术’视野逐渐形

成并壮大，中国当代陶瓷美学对陶瓷审美因素的

美学考察常常是在‘工艺美术’的视野里展开

的。”[3]以实用为前提的陶瓷艺术属于“陶瓷工艺

美术”的范畴，此类陶瓷艺术尤为注重器物的“完

整性”。完整性，即强调器物在制作之后的完好以

及在岁月洗礼下的无残缺。无论是单体造型的陶

瓷，还是有组合构件的陶瓷，没有人为的二次修

复或构件重组，自始至终保持制作时所追求的完

整性效果，构成了对陶瓷工艺美术作品欣赏的最

佳状态。《景德镇陶录》中对于官窑瓷器有严格的

把关制度，出窑时，但凡有瑕疵甚至损坏的器物

要当即摔碎或填埋，以至于在今天的景德镇古窑

场遗址，仍能够看到当时因烧制失败而废弃的大

量碎片。这种严格的把关制度，体现了对陶瓷工

艺美术作品完整性的追求。在文物收藏界有“老

普残”的称谓，泛指老旧、普通且有残缺的文物，

认为这类文物不值得收藏或收藏价值不大。可以

看出，这种认知无疑与陶瓷工艺美术对“完整性”

的追求关联紧密。 
也正是因为对陶瓷工艺美术“完整性”的追

求，才有了对陶瓷材质的强调和欣赏。先秦时期

的《考工记》中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奠定了中国工

艺美术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对材料的重视，开

拓了中国人对陶瓷工艺美术中材质美的欣赏角

度，也为西方人了解东方打开了窗口。景德镇的

高岭土，为制瓷匠制作出精美绝伦的瓷器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正因如此，中国陶瓷工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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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才产生了丰富的器型、多彩的釉色、高超的技

艺等等。当景德镇瓷器漂洋过海传入西方，西方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费心推敲而不得要领，其中重

要的原因是对瓷器烧制的原始材料以及材质美感

的形成过程一无所知。正因如此，中国瓷器在欧

洲成为身份和财富象征的同时，也成了 17～18
世纪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最具影响的符号。 

对材料的合理选取，以及对材料进行加工和

雕饰的高超工艺水平，成就了中国陶瓷工艺美术

的辉煌，也塑造了对陶瓷工艺美术完整性追求的

传统。我国古代在制作陶瓷时非常重视泥料，如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所言“欲识瓷之美恶，

必先辨胎”，而胎的好坏由泥料决定，因而“瓷质

之贵在于瓷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

如磬”是关乎柴窑的记载，虽然迄今仍没有见到

柴窑瓷器面世，但这段精彩的评述为我们锚定了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的理想典型：釉色如天空般蔚

蓝，釉面如镜子般有光泽，胎体如纸一样轻盈，

声音如玉磬一样清脆，这无疑是中国陶瓷工艺美

术最高技艺的体现，也是中国陶瓷工艺美术欣赏

的最佳体验。关于以瓷器追玉器之风，是中国陶

瓷工艺美术区别于西方最为鲜明的文化传统。中

国的尚玉之风从史前时代就已开始，玉成为礼天、

礼地、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中，玉被引申为人格的表征。商代出现青瓷，是

青铜文化与陶文化融合发展基础上产生的艺术载

体。青瓷的出现，强化了中华民族“尚玉”的审

美，并与“比德”的品格修养联系起来，以求尽

善尽美、美善统一的和谐理想，这一点在宋代体

现得尤为明显：“官窑在烧造瓷器时追求玉的质

感，而且在皇帝的祭祀中，祭天是最重要的，而

‘青是天象之色’，所以宋瓷尚青、崇玉，因而烧

制青翠如玉的瓷器，在当时不仅是官窑的追求，还

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4]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对材

质的重视，始终离不开的一条审美主线，就是瓷

器与玉器的神韵比附。 
此外，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之所以如此注重

陶瓷的材质，是因为陶瓷工艺美术中，实用的要

求决定了对材质的要求。材质的差异虽然会影响

陶瓷器物的品相，但在不同使用场景中选择合适

的器具并发挥材质的最优效果，是欣赏陶瓷所必

需的条件。尤其是古人关于茶盏与茶碗的选取，

严格与使用的情境相匹配，其中，陶瓷的材质美

是人们欣赏的重点。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如此

说“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以越窑

瓷对茶之本色的完美烘托而将其作为斗茶的最佳

器具，可见瓷器釉色与茶色的关系构成了对瓷器

品质的判断，在斗茶的过程中，瓷器的材质美对

茶色的呈现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见瓷器与茶

色的适配性直接关乎品茶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当

古人赞颂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我们可以领略到越窑给人们带来的审美满足

感，制瓷艺人的高超技艺由瓷器的完整性以及材

质美所承载，滋养着民族的心灵。 
工艺美术范畴的陶瓷艺术，将泥土等自然材

料作为征服对象，以高超技艺制作出鬼斧天工的

陶瓷器物，这是“人性”的光辉展现与文明的光

芒照耀。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陶或瓷为媒介的

纯艺术创作，树立不再以陶瓷的实用性为前提，

不再通过泥料、釉料、火候等材料或技术的控制

刻意地追求陶瓷的“完整性”的观念，将创作者

的构思，通过对陶瓷媒介进行主观的呈现，甚至

在陶瓷造型、色彩、肌理等方面刻意凸显残缺、

偶发、随意的效果，以此追求艺术形式的探索或

艺术观念的表达。 

3   艺术品视野的陶瓷美学：现代陶
艺对材料“物性”的释放与个性美欣赏 

“现代陶艺”创作类型的出现，一方面，与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新时期”而产生的寻根意

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同时期西方艺术思潮传

入中国有关。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过程

中，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对人

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让人们在热情拥

抱“新时期”之余，产生了复杂的心态和情感。

在这种时代情境中，欧美艺术家追求形式探索的

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追求艺术与生活合一的后现

代主义艺术思潮传入中国，给中国的艺术家带来

陌生化体验的同时，也为其表达在地性感受打开

了窗口。一批艺术家不再拘泥于在麻布或宣纸上

创作，而是以烧制之前的坯体及烧制之后的陶瓷

为媒介，表达人与自然、人与民族之根等思考。

“如果说现代陶艺产生前，中国的陶瓷审美研究

主要将陶瓷艺术视作一种工艺美术现象，那么，

现代陶艺传入并兴起后，研究的‘艺术学’视野

逐渐形成，认为陶瓷创作不仅仅具有强调实用性

的工艺美术特征，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

它可以在对‘泥与火’的尊重和创造性使用中，

传达陶艺家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观念，因而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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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艺术创造，这是一种现代陶瓷审美理念。” [5]

艺术家对泥土、陶瓷等媒介的关注，其实是对这

类材料与质地的“物性”的关注，是对其背后的

自然原生状态的召唤。这种关注，让艺术家与过

去的历史、民族的文脉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连接。 
以实用为前提的陶瓷工艺美术在对泥与火的

控制中，对材料“物性”的征服取得了一系列的

辉煌成就。材料的“物性”是指自然材料在形塑

之前的本真状态或形塑之后仍保留了原初的状

态，是物的存在方式[6]。从这个角度，中国“天

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发生于陶瓷器物的“完整性”

得以呈现之后，而在陶瓷器物“完整性”的未完

成阶段，是匠人对陶泥的捏塑、对烧制的把控、

对成品的把关，都是以人的技术理性征服泥土和

釉料等材料的“物性”为前提条件的。 
现代陶艺刻意释放材料的“物性”，刻意凸显

材质的残缺或偶发的效果。从现代陶艺的创作取

向来看，现代陶艺走的是与陶瓷工艺美术不同的

道路，甚至是反陶瓷工艺美术道路的。“实用/无
用”“完整性/残缺性”“技术理性/艺术感性”“物

性征服/物性释放”“材质美/个性美”构成了现代

陶艺与陶瓷工艺美术的二元对立。由于对材料“物

性”的释放，实用性、完整性、技术理性也就变

得没有必要甚至是阻碍了。由此，无用之美、残

缺美、偶发美等等极具个性的审美趣味也就得以

合法呈现，丰富了陶瓷艺术的审美维度，也形塑

了人们对个性美的欣赏。 
如果说宋代哥窑瓷器的开片是传统陶瓷艺术

最早涉及不合乎釉质规范的尝试，那么，这种尝

试则是现代陶艺的最低门槛，毕竟开片不伤坯胎，

瓷器表面也保持完整，用手触摸感知不到裂纹。

开片不仅没有破坏瓷器的“完整性”，反而成为瓷

器匠人技艺高超的代表，丰富了古人对陶瓷材质

美欣赏的维度。古人依据釉面裂纹的大小，将大

开片赋予“柳叶纹”“牛毛纹”等美称，将小开片

赋予“鱼子纹”等美称，足以见其在“完整性”

追求基础上对陶瓷材质美的厚爱。但是，在古代

属于失败标志的破损、开裂、塌陷、流釉、变形

等现象，却成为了现代陶艺拥抱的效果，并以此

极致地呈现陶瓷艺术新的可能性。此外，古人最

为忌讳的“冲口”，在现代陶艺创作中却成为创作

方法，以“缺陷”为积极的形式构成因素，在“反

传统”的同时拓展了陶瓷艺术审美的多样性。现

代陶艺借鉴纯艺术领域的创作理念及方法，对传

统陶瓷工艺美术的材料、工艺、技术有了新的理

解，现代陶艺创作者通过突破传统的规范和秩序，

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远离了陶瓷工

艺美术道路，但为纯艺术的创作增添了形式探索

及观念表达的资源，也为艺术家开启了更广阔的

创作空间和更自由的个性表达。 
以肌理为例，工艺美术范畴的陶瓷艺术一般

是在釉面表层做文章，比如充分利用树叶，把树

叶的叶纹移植到黑釉瓷上，叶脉纹理清晰可见，

生动自然。吉州窑的“鹧鸪斑”、洒釉；建州窑的

毫变盏、雨点碗、曜变天目釉黑瓷等，都是以自

然肌理丰富陶瓷艺术的完整性，并让材质的美感

丰富多样。现代陶艺多以人为的主观处理制作出

不同的肌理，如使用刻划、刮削、揉搓、挤压等

手段，让陶瓷肌理承载人的主观意志，增强陶瓷

艺术作品的形式探索意味。景德镇陶瓷大学的一

组壁画，以刻划、刮削、碾压等手段制作出丰富

的陶瓷肌理效果，并以点、线、面进行对比和组

合，制作出具有形式韵律和个性美的陶艺景观，

表征了这所以陶瓷著称的大学所具有的开放性，

以及对陶瓷艺术的探索精神。吕品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说：“现代陶艺创作充分注意和利用缺陷

肌理在艺术表现中的意义和价值，开释出了长期

被技术理性遮蔽的缺陷肌理的审美品质，从而为

陶瓷艺术表现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7]肌理成

为陶瓷艺术家表达主题、传达观念、展现个性的

具有识别性的视觉形象。 
流釉在陶瓷工艺美术中属于技法掌控不够精

致的表现，但在现代陶艺创作中，艺术家却常常

以流釉为手段，使得釉色和釉质变化多样，营造

出“怪异”“荒诞”“滑稽”等个性美。经历了近

四十年的发展，釉色已成为艺术家展现艺术风格

和审美意蕴的重要手段。2019 年 9 月，“第三届

中国瓷画双年展”便以“当代釉色”为方向展现

艺术家的陶瓷绘画艺术成果，“颜色釉成为了一种

重要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尤其是高温颜色釉，

它的色彩玄幻莫测，质感厚润灵动，是帮助艺术

家表达情感的一个很好方式。”[8] 
著名陶瓷艺术家周国桢把陶瓷艺术创作过程

称为“玩泥”，形象地表达了对陶瓷材料“物性”

的释放。周国桢先生的代表作《雪豹》生动地诠

释了现代陶艺“随遇而安”式的创作态度，也让

我们看到艺术家在“玩”的过程中对个性美的追

求。在 1982 年的夏天，将作品放入窑中烧窑时却

遭遇断电，但恰恰是断电导致温度没有升到预期

高度，随机出现的雪白的裂纹遍布豹子全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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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远超艺术家预期的效果，使得这件作品成为

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艺术家不再追求

陶瓷的“完整性”，而是以开放的态度拥抱制作过

程中的偶发性和随机性，才使得现代陶艺作品的

形象丰富多样，让我们看到了陶瓷媒介的可塑性，

也让我们在对现代陶艺个性美的欣赏过程中打开

了想象空间。 

4   中国陶瓷艺术的“在地性”审美
经验 

在陶瓷艺术欣赏过程中，无论是对器物造型

或纹饰的欣赏，还是对器物制作技术的水准或独

特创作风格的欣赏，均是对陶瓷器物的把玩、推

敲、琢磨、享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器物

本身的感受，更是对器物所散发出的历史之韵、

文化之脉、个性之美的领会。在这个意义上，器

物作为可视、可摸、可感的物质实体，承载了人

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审美的认同。蔡森林说：“把

玩心仪的青白瓷器时，常常试着感悟‘空灵’，感

悟禅意，每每颇有心得。”[9]以青白瓷为把玩对象

感受空灵与禅意，其实就是对青白瓷所蕴含的审

美意蕴的体悟。17～18 世纪的西方人为了防止东

方远道而来的珍贵瓷器意外破碎，常常用银器甚

至金器做成支架将瓷器固定，并放置于不易碰到

的地方远观享受。这种享受因占有心态而对珍贵

物品的小心翼翼，与中国人欣赏陶瓷艺术的方式

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出中

国陶瓷艺术欣赏的在地性。 
在陶瓷艺术把玩的过程中，从“看”到“触”、

从“触”到“赏”，眼、手、心几乎是同时作用于

陶瓷之上，并反馈到人的生理、心理和情感。器

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人格化、有温度、有生

命的实体。从人与物的关系来说，经过眼看、手

摸、心感的过程，人与器物产生了具体的接触，

这个过程，是人与物对话的过程。中华文明作为

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史前时代便有“抟土

造人”的神话传说，“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

精神追求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的

文学艺术中更是重要的审美意象。土经过水的浸

润混合就成了泥，泥在人的手上经由人的想象和

创造，被赋予千变万化的形象。在捏制与塑造的

过程中，泥的质感、气味、状态，与人的感官产

出了生理的联觉，土的粗糙、泥的黏性、陶的坚

硬、瓷的光滑，均在人的生理层面直接被感受。

当灵巧的手将泥捏造成型，并在高温下烧制出形

态各异、用途多样的陶瓷器物时，陶瓷器物的造

型、色彩、肌理等，又与人产生了心理的移觉，

陶的厚重、瓷的温润与人的心理紧密呼应。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在时光岁月的无声流逝中，

陶瓷器物满足日常生活的同时，承载和寄托了人

的愿望，进而与人产生了情感的联通，眼看手触

的生理联觉、形象感知的心理移觉，审美体验的

情感联通，构成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审美特质。 
在生理联觉、心理移觉、情感联通的三个维

度中，尤为重要的是心理移觉与情感联通。心理

移觉与人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文化身份紧密

相关，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心理移觉必然具有集

体相似性。情感感通是基于心理移觉基础上偏于

个体喜好的审美体验，与欣赏者的审美期待紧密

相连。接触陶瓷器物获得或粗糙或光滑、或厚重

或轻薄的感受，这属于生理联觉。把瓷器比喻为

“似玉”，以玉为坐标形容青白瓷，属于心理移

觉。“邢瓷类银类雪，越瓷类玉类冰”，这种感受

性的比喻就是在生理移觉层面发生的。当人们将

品格上的追求与情感上的期待在陶瓷艺术欣赏

中获得满足和升华的时候，情感联通便发生了。 
“意境”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

以可见之形彰显可品之神，进而让观者获得审美

之韵，这是中国“意境”美学的基本内涵。中国

陶瓷艺术有很大一部分是瓷器与瓷画合一的样

式，无论是陶瓷工艺美术还是现代陶艺，以陶瓷

为媒介，以“诗书画印”为元素进行瓷画创作是

共有的特征。瓷画与中国画的审美如出一辙，意

境是中国画的审美追求，也是瓷画的品评标准。

然而与中国画稍有不同的是，瓷画的彩绘技法需

要深谙釉料的搭配，其晕染和勾勒有对材质的特

殊要求。施釉的厚薄决定了瓷画的美感，进而影

响意境的营造。釉料过厚则色晕，过浅则色不正，

或胎底颜色上泛而粗糙，或釉料不稳而艳俗。瓷

画不仅考验画者的技艺，更考验画者的审美修养。

因此，当我们欣赏瓷画时，是对瓷画技艺、瓷画

意境的双重欣赏。中国古典园林或当代公共空间

中，当我们看到玲珑的瓷瓶立于几案之上，或看

到高大的瓷瓶立于门廊入口两侧，瓷器上无论是

绘制梅兰竹菊题材，还是民间寓言故事，我们在

熟悉的视觉关联中感受到中国文学艺术的延续，

感受到器物之于欣赏者的情感慰藉，前者恰是心

理的移觉，后者则是情感的相通。瓷器本身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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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瓷之绘画的意境，在心理移觉和情感感通双

重维度上为人们带来东方美学的审美享受。 

5   结  语 

对陶瓷艺术的美学建构，是彰显中国文艺现

代性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立足点。“工艺美术”范畴

的陶瓷艺术以实用性为前提，注重陶瓷的整体性，

并形成对材质美的欣赏；“纯艺术”范畴的陶瓷艺

术通过对材料“物性”的释放，侧重艺术自律层

面的个性美的欣赏。无论是基于眼、手、心三者

合一的把玩，还是基于眼与心二者的静观欣赏，

对陶瓷艺术的材质、技艺、器形、釉色、绘画主

题等层面的感知，所获得生理联觉、心理移觉和

情感相通，是中国人在陶瓷艺术欣赏过程中形成

的在地性审美经验，构成了中国陶瓷艺术欣赏的

审美特质。陶瓷工艺美术与现代陶艺共同丰富着

“陶瓷艺术”的内涵，满足着人们的物质文化需

要和精神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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